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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生 安越洋

“ 天 苍 苍 ， 野 茫 茫 。 风 吹 草 低 见 牛

羊。”民歌 《敕勒歌》 中广泛传颂的这段

词成为人们对于内蒙古草原的浪漫想象。

而现实中，在今年夏天的内蒙古中西

部草原上，天空不总是蔚蓝，燥热的大风

呼啸而过，卷起一阵尘土。牛羊在光秃的

大地上寻找着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。

入春以来，内蒙古中西部连日高温大

风少雨，干旱几乎贯穿了大半个夏天。锡

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和牲畜是这场灾难的

亲历者。立秋时分的草场和春天时没太大

差别，光秃的土地泛着贫瘠的黄色。

牧民吉雅巴图还记得 7 月 28 日那天，

在 30 多 摄 氏 度 的 高 温 天 里 ， 乌 云 密 布 ，

电闪雷鸣，一切都在宣告一场倾盆大雨即

将到来，但结果，滴雨未至，干旱依旧。

尽管到 9 月时，天气转凉，草原的生

长季就要结束，但在这最后几十天里，他

们仍渴望长生天 （蒙古族信仰里的最高天

神） 能听到呼唤，下上几场大雨，拯救草

原和它的生灵。

等 雨

整 整 有 3 个 月 没 下 雨 了 ， 阿 拉 坦 陶

力 古 尔 清 楚 地 记 得 ， 上 一 场 雨 是 在 5 月

初 立 夏 后 几 天 ， 但 也 只 是 打 湿 了 土 地 ，

草 没 长 起 来 。 转 眼 间 ， 立 秋 已 过 ， 即 将

出伏。

有好几次，他家天上都铺满了乌云，

阴沉沉的，眼看着就要下雨，但云围了一

会儿就跑了，雨点偏偏不落下来。

在阿拉坦陶力古尔的记忆里，8 月的

草原从没像这样干旱。他的手机相册里保

存着前几年夏天草场的照片，前年的雨水

不错，草长得能没过脚脖子，几只牛犊吃

饱了，悠闲地卧在草丛中打盹儿。去年尽

管少雨，但到 7 月下了场救命雨，青草冒

头，草原翻了绿。

而如今的草原放眼望去都是黄色，提

脚用力踩下去都能荡起一阵沙尘。

牲口一大早就放出去了，它们隔得远

远的，走走停停，埋着头寻找着一切能吃

的 东 西 。 沙 蒿 是 为 数 不 多 大 片 存 在 的 植

物，单薄的叶子被羊尽数撸去，只剩下啃

不动的粗硬的枝条。牲畜甚至连草根都不

放 过 ， 顺 着 矮 小 的 杂 草 ， 吃 力 地 扯 出 根

来，卷到嘴里，吞到肚子中。到天黑赶回

圈里时，它们也没吃上多少。

阿 拉 坦 陶 力 古 尔 是 锡 林 郭 勒 盟 二 连

浩 特 市 陶 力 嘎 查 村 的 牧 民 ， 家 离 城 区 约

60 公里。这里的草场属于荒漠草原，是

旱 生 丛 生 小 禾 草 、 沙 蒿 、 沙 葱 等 耐 旱 植

物 的 王 国 。 在 雨 水 充 沛 的 夏 季 ， 坚 挺 的

沙 葱 开 出 簇 簇 紫 红 色 小 花 ， 荒 漠 才 显 露

出草原的风姿。

面对严峻旱情，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

累计制作和发布干旱评估产品 22 期，发

布土壤墒情产品 33 期，开展人工增雨作

业 近 千 次 ， 累 计 影 响 面 积 39.9 万 平 方 公

里，增加降水量 13.1 亿吨。在持续发布的

干旱综合评估中，6 月中下旬以来，阿拉

坦陶力古尔的村子多次在特旱和重旱等级

区域范围内。锡林郭勒盟于 6 月 17 日启动

全市抗旱 III 级应急响应。

《气象干旱等级》 国家标准中，气象

干旱分为无旱、轻旱、中旱、重旱、特旱

5 个等级，其中，特旱为土壤出现水分长

时间严重不足，地表植物干枯、死亡；对

农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、工业生

产、人畜饮水产生较大影响。

雨没有来，极端天气频频肆虐。

热浪随夏天而来，一出太阳，草原就

像 烤 盘 一 样 ，“ 热 得 厉 害 ， 一 出 去 就 晕，

人都不行了。”阿拉坦陶力古尔说。

不仅人，草原上的动物也受不了。在

最热的午后，户外最凉快的水井成为避暑

胜地，爬满了虫子。水旁也是怕热的牛群

的常驻地，高温下，最不耐热的牛会产生

热应激反应，大口喘气，躺在地上，对干

巴巴的草料毫不理睬。

沙尘暴也是常客，大风刮过干燥的沙

地能卷起漫天黄沙。气味刺鼻，张开嘴能

尝到干涩的沙子。

据内蒙古气象局首席气象服务专家张

存厚介绍，今年内蒙古 中 西 部 发 生 大 范

围 干 旱 ， 干 旱 程 度 与 范 围 均 高 于 历 年 同

期 。 干 旱 开 始 出 现 在 5 月 上 中 旬 ， 程 度

较轻，5 月下旬干旱发生面积迅速扩大，

大部地区以轻旱为主。干旱发生面积与程

度在 6 月 19 日达到最大，为 53.13 万平方

公里，以特旱为主，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

盟西北部及以西地区，其中，牧区干旱面

积超六成。

对于过去几个月里干旱的原因，张存

厚解释称：“去年封冻前中西部地区底墒

较差，虽然开春时土壤解冻及冰雪融化对

土壤水分有一定的补充，但对于入春以来

的情况而言，杯水车薪。”

气象观测显示，入春以来中西部地区

降水较常年偏少五成以上，部分地区连续

无降雨日数长达 100 天以上，再加上气温

偏高、大风天多，土壤失墒迅速且严重，大

部地区出现重度以上干旱，多地发生旱灾。

草原上的牧民基本沿用着传统的放牧

方式，与现代养殖业不同，天然牧草是牲

畜们的主要食物，这意味着牧民们要靠天

吃饭。“家财万贯,带毛的不算。”一旦遇

上干旱，牧民和牲畜便要受罪。

夏 季 是 最 重 要 的 时 节 ， 在 雨 水 充 沛

的 年 份 ， 6 月 就 开 始 下 雨 了 ， 草 场 随 之

返 青 ， 牲 畜 们 吃 上 两 三 个 月 的 草 就 能 长

起 一 身 膘 来 。 牛是阿拉坦陶力古尔最主

要的牲畜，有 60 多头，另外有几匹马和

几 十 只 羊 。 牛 不 耐 热 ， 进 入 5 月 天 气 热

后，牛就吃不下草料，饿死或得病死掉。

这几个月他的牧场已经死了 6 头大牛和 3
头牛犊。

生 计

干旱在草原上不时发生，近十几年似

乎更频繁些，靠天吃饭的牧民们总结出了

一套应对方法。

“走场”是其中一种，冬夏牧场轮牧

是 惯 例 式 的 走 场 ， 让 闲 置 的 草 场 休 养 生

息。而当遇上夏季酷旱时，牧民为了让牲

畜有草吃，也会走场。

7 月中旬，阿拉坦陶力古尔眼看还不

下雨，就决定走场。他找了在 100 多公里

外四子王旗熟人家的草场，那里的雨水还

不错，草地绿绿的。

走场的价格不菲，一个月一头大牛要

付 300 元，大牛加牛犊是 400 元。上次他

拉去 50 多头牛，最近他准备为剩下的十

来头牛也找个草场，等到 9 月再把所有牲

口拉回来。

过 去 ， 走 场 要 驾 着 大 牲 口 拉 着 的 勒

勒 车 ， 驮 上 蒙 古 包 、 日 用 品 、 零 零 碎

碎 ， 牧 人 侧 坐 在 车 前 ， 耷 拉 着 双 腿 ， 赶

着 牲 口 ， 两 只 木 头 大 轱 辘 悠 悠 转 动 ， 叮

叮 当 当 走 上 数 天 ， 完 成 一 次 “ 逐 水 草 而

居”的迁徙。

现在，完成这一切只需要几辆铁皮货

车 ， 省 了 时 间 和 力 气 ， 需 要 付 出 的 是 金

钱。大货车运费一公里 20 元，阿拉坦陶

力古尔选择的更便宜的六米八小货车，一

公里 10 元，这是涨价后的价格，正常情

况 下 小 车 运 费 一 公 里 6 元 。 大 范 围 干 旱

下，牧民走场多，运费也水涨船高。

同村吉雅巴图家的牲口相较阿拉坦陶

力 古 尔 家 更 多 ， 牛 、 马 、 骆 驼 大 牲 畜 共

150 多 头 ， 羊 有 500 多 只 。 到 7 月 他 们 也

撑不住了，吉雅巴图赶了些羊到离家 50
多公里的二连浩特市区边上一片没开发的

土地上吃了 13 天的草，尽管他们需要从

十几公里外拉水饮羊，住在汽车上，吃饭

都得从市区叫外卖，但相对更高的走场费

用，他们觉得值。

陶力嘎查村 100 多户基本家家走场，

有的牧民甚至将牲口放到东边七八百公里

外的草场。

无论是走场还是买草料，都需要钱，

一些牧民缺少流转的资金，只能提前卖掉

一些牲畜。这是牧民万不得已的选择，最

近行情不好，牲畜价格上不去，现在出栏

会赔掉一大笔钱。

阿拉坦陶力古尔一家 5 口人，开销不

小。大女儿在市区读寄宿小学，到周末才

由父亲接回家，今年油价贵，一周来回接

送油钱要 200 多元。牧区缺乏除了肉以外

的生活物资，阿拉坦陶力古尔还要到市里

或 镇 上 买 米 面 粮 油 菜 。 最 近 当 地 疫 情 影

响，他常去的超市被封了，他只能去另一

家价格贵上不少的超市采购。

“ 有 时 候 一 个 礼 拜 1000 元 都 不 够

花。”这个蒙古汉子仔细地比较着附近各

个超市的菜价物价，算着日常开销。

好 在 阿 拉 坦 陶 力 古 尔 会 电 焊 ， 他 平

时 也 打 些 零 工 ， 自 己 制 作 一 些 牧 场 用 的

槽子和架子，挣点生活费。

但最近几个月周边疫情严重，他没办

法出去打零工，制作的东西也因为运输问

题卖不出去。

6 月 初 的 时 候 二 连 浩 特 疫 情 突 然 暴

发，当时小儿子没出生，一家 4 口人被隔

离在 4 个地方。不过阿拉坦陶力古尔家是

幸运的，他一个人在家，可以照顾牲畜。

有些牧民被隔离在城里，牲畜无人照看，

饿死了一些。

疫 情 中 流 动 通 行 困 难 ， 收 购 牲 畜

和 卖 草 料 的 人 也 都 不 敢 进 村 来 。 村 子

里 的 人 几 乎 天 天 都 要 驱 车 去 做 核 酸 检

测 ， 来 来 回 回 十 几 次 ， 有 困 难 家 庭 都

要 加 不 起 油 。

困难之中也有温暖时刻，受灾的消息

在网络上流传，各牧区闻 讯 向 灾 区 发 起

捐 赠 活 动 。 蒙 古 族 青 年 巴 依 拉 格 是 一 场

捐赠活动的发起者。6 月以来，他在网络

上频繁看到牧民们拍摄的草场严重干旱的

视频。

巴依拉格是锡林郭勒人，平时喜欢玩

抖音，做介绍民族文化的视频，陆续收获

了不少粉丝。这次他想用自己的网络影响

力来帮助家乡受灾地区。

他 发 起 一 场 线 上 募 捐 活 动 。4 天 里 ，

巴依拉格共募集到 43700 元，他准备直接

用这笔资金给灾区牧民买草料。

在草市，他本以为困难时期老板们多

少会有些优惠，但让他意外的是，草市都

听说了中西部的旱情，顺势抬价，“连草

料都充满了铜臭气。”巴依拉格说。

几番周转，他找到了一位愿意保本出

售 的 本 地 草 贩 ， 加 上 运 费 每 吨 单 价 1550
元，一车草料共 28.04 吨，筹集的资金刚

好用完。

第 二 天 凌 晨 ， 巴 依 拉 格 和 朋 友 一 起

出 发 跟 车 前 往 捐 助 地 脑 干 希 力 。 越 是 驶

向 目 的 地 ， 他 们 越 能 感 觉 到 荒 凉 ， 同 行

人 觉 得 像 从 夏 天 穿 越 到 了 秋 天 。 巴 依 拉

格开玩笑说：“再过些年这里估计就是又

一大沙漠了。”

同行的朋友说，如果把自家的牛羊拉

过来根本活不成，因为他们东部地区的牛

羊已经习惯了大口卷草吃。

巴 依 拉 格 也 在 路 上 看 到 不 少 支 援 车

辆 ， 在 这 个 危 难 时 刻 ， 草 原 儿 女 们 守 望

相助。

在卸草时，牧民们连掉在地上的一把

草都不愿意浪费，“谁能想到游牧民族有

一天对于草都是一种奢望。”巴依拉格说。

不过他也明白，这些牧草只是杯水车

薪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冬季才是牧

民最艰难的时候。

过 冬

每谈到过冬，阿拉坦陶力古尔都要先

叹上一口气，秋天的牛价要是还这么低，

他实在狠不下心将牲口处理掉。如果留着

它们过冬，他粗略算了一下，要二三十万

元，这让已经背着小几十万贷款的他根本

无法承担。

隔着不远的吉雅巴图家还算幸运，8
月的第二天下了一场雨，说不上大，但草

也长起来了，如果牲口能在这一个月里上

了膘，他就准备卖掉一大部分，给过冬减

轻压力。

当前，受大范围降水影响，内蒙古全

区大部分地区干旱已得到缓解或解除，干

旱面积占全区三成，以轻旱为主，主要分

布在牧区；较差墒情近四成，接近去年同

期，明显好于历年同期。

阿拉坦陶力古尔家附近的不少牧区在

8 月初都得到了雨的眷顾，如今，他还在

盼 着 下 一 场 迟 迟 未 来 的 雨 。 不 过 他 也 明

白，即使现在下了，这场雨怎么说也是太

迟了，草原上已经生不出硬草来，只能长

些杂草，天冷下来，一阵大风就能将这些

杂草刮走。

阿拉坦陶力古尔也对未来充满担忧，

“就怕明年还不给下雨。草根都死了。”

“内蒙古牧区干旱是常态，大部分牧

区深居内陆腹地，水汽难以到达，降水频

次 相 对 较 少， 且 降 水 量 小 。” 张 存 厚 说 ，

“牧区抗旱减灾措施相对单一，几乎没有

灌溉，且地下水补充非常有限，自然降水

就成为大部分牧区土壤水分的唯一来源，

而今年中西部降水异常偏少。”

张存厚认为，中西部牧区干旱发生、

发展的态势近年来明显偏重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

境 与 社 会 研 究 中 心 副 研 究 员 张 倩 同 样 表

示，从多年气象数据来看，内蒙古近几十

年来呈现明显的气候暖干趋势，对牧民生

计产生重要影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雨热可

能呈现不同期的特点，协同灾害，即旱灾

与高温、雪灾与低温同时发生的灾害可能

会更加频繁，必然会给畜牧业带来更大的

冲击。

关 于 灾 害 应 对 ， 张 倩 表 示 ， 在 日 常

中，要加强政府各业务部门、科研单位、

牧民三者间的交流合作。

从 灾 害 救 助 的 “ 灾 前 准 备 、 灾 中 应

急、灾后恢复”三个核心环节来看，张倩

认为，首先要做好灾前预防，在充分发挥

气象部门专业优势的同时，可以利用当地

人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本土知识。

还要提高牧民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，促进

不同地区间的牧民合作，降低受灾中牧民

的抗灾成本。在灾后恢复上，可通过提供

草料补贴或畜产品价格补贴等方式，帮助

牧民尽快恢复生产能力。

七八月向来是草原上最惬意的日子，

水 草 丰 美 ， 牛 羊 肥 壮 ， 牧 民 们 披 上 摔 跤

服，跨上马背，搭上弓箭，欢度那达慕，

庆祝丰收。

现在，8 月的草原是寂寞的，牧民们

如往常，早 上 六 点 多 出 太 阳 的 时 候 将 牲

口 放 出 去 吃 喝 ， 太 阳 落 下 前 再 赶 回 圈

来 ， 夜 里 才 有 片 刻 的 休 闲 ， 刷 刷 手 机 ，

闲聊上几句。

圈里的羊在黑暗中卧着，将白天匆匆

吞 下 去 的 食 物 反 刍 上 嘴 里 咀 嚼 ， 细 细 品

味。时有几只不合时宜地咩叫几声，打破

寂静，之后草原又很快陷入周而复始的沉

寂中。

黎明，牧人再踏着晨光走入圈中，单

独圈养的羊羔咩咩高唱着热烈欢迎他们，

迫不及待地回到母亲身旁。

这是吉雅巴图认为最好听的声音，里

面有生机、活力、亲情，是腾格里为草原

馈赠的最悦耳的礼物。

这里的草原“秃头”了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
实习生 郭泓希

重庆沙坪坝区的王贝贝已半个月没开

过热水阀洗澡了。她开冷水阀，出来的却是

热水，刚打开时还有点烫。

如果不开空调，家里门把手、橱柜、板

凳也“发烫 ”，“只要能导热的东西都是热

的”。即使开着空调，晚上9点，王贝贝摸了摸

装有窗户的那一面墙，仍是热的。每上一次厕

所，她的“衣服都湿了”，马桶圈湿漉漉的。

王贝贝是高中老师，正值暑假，每天为

数不多的外出是去有空调的健身房。每次

出门前，她要穿防晒服，打太阳伞、戴墨镜，

抵抗明晃晃的太阳。

其余时间，她都待在家里吹空调，晚上

也不敢出门。8 月 19 日，王贝贝扫了一眼手

机，显示最高温 43 摄氏度，零点温度 35 摄

氏度。

截至 8 月 22 日，重庆已经连续 15 天最

高温在 40 摄氏度以上。数据显示，7 月 1 日

以来，重庆气温显著偏高、降水明显偏少，9
个区县最高气温打破当地历史高温纪录，

累计降雨较多年同期偏少 6 成，尤其是 8 月

以来较多年同期偏少 9 成。

在重庆武隆区火炉镇，一位村民第一

次在家里安装空调，这里海拔八九百米，过

去只靠风扇就能度过夏天。陈旻住在重庆

渝北区的江边，每天拉上窗帘遮蔽阳光，不

久前，她一个朋友家中的落地窗在高温炙

烤下，裂成了“马赛克”。

为了省电，老人纷纷涌进公共场所乘

凉。一个网友进入重庆杨公桥地铁站，“惊

呆了”，老人们坐在有空调的地方，有的在

闲聊，有的在打牌，都戴着口罩。还有村民

躲进山洞避暑，穿着棉袄，在山洞里支起桌

子 煮 火 锅 ，“ 里 面 温 度 常 年 只 有 16 摄 氏

度”，拍摄者说。

一些劳动者仍在烈日之下。8 月 22 日

下午 3 点，重庆市公安局江北 区 分 局 交 巡

警 支 队 的 民 警 林 海 龙 正 在 检 查 来 往 车

辆 。 道 路 中 间 没 有 遮 挡 的 地 方 ， 林 海 龙

的 制 服 被 汗 水 浸 透 ， 皮 鞋 因 地 表 温 度 过

高而开胶。

“现在出汗，只喝水不上厕所。”林海龙

说，天气虽然热，但他们还能去流动车点吹

吹空调，环卫工人、建筑工人更辛苦。

8 月 17 日晚上 6 点左右，49 岁的工人

代洪鑫正在重庆江北区一处工地给毛坯房

安装空调，突然感到头晕，并开始呕吐。他

中暑了。

中暑后，代洪鑫没有去医院，喝了点葡

萄水，在工地的宿舍里躺着休息了一天，次

日早上又去了工地。

他不敢停。几年前，他的孩子意外从 7
楼摔下，昏迷了 5 个月。为了照顾孩子，他

原本在银行里的保安工作丢了，只能干临

时工，挣钱为孩子治病。

工地上一天 300 多元的工资是孩子的

救命钱。自从重庆入夏，代洪鑫没有停止工

作，每天早上 7 点出门，工作 4 个小时，再从

下午 1 点工作到 5 点半。

虽然安装空调的毛坯房能遮阳，但热

风透过窗户吹到代洪鑫的脸上，热得他难

受，“内裤都湿掉了”，大风扇吹着也不管用。

工地老板准备了西瓜、藿香正气水给

工人降暑，但代洪鑫依然中暑了。

户 外 工 作 者 是 中 暑 的 高 发 人 群 。8 月

23 日，重庆垫江体育场附近，一个网友拍

下一名环卫工中暑的画面，这位工人正躺

在一张椅子上大口喘气，胸部快速起伏，市

民们纷纷站在旁边，拿着扇子为其扇风，递

上矿泉水，并将其送往医院。
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诊部副主任医

师赵金川接受《重庆日报》记者采访时称，7
月 1 日以来，他们接诊了 48 例中暑患者，其

中，危重症患者有 26 例，数量比往年明显

偏高。

他介绍，长期户外工作的工人、抵抗力

较低的老人和小孩是最容易中暑的人群。

热射病是重症的中暑，如果送医不及时，可

能会危及生命。除中暑外，心脑血管疾病、

上呼吸道疾病也较平时有所增多。

8 月 19 日，代洪鑫又干了一上午，感到

浑身没劲，发抖，吃不下饭 。“只能按暂停

键”，他打算回家找点活干，等凉快了再回

工地。

高温之下，不光是人，动植物也吃不消

了。几天前，王贝贝买了几支玫瑰，一天没

进空调屋就蔫了，而阳台上的 3 盆植物已

经枯死。她所在小区的绿植也大面积枯死。

连蚊子也被高温吓退了。往年这时候，

王贝贝都用电蚊液驱蚊，今年 8 月，这个东

西没再派上用场。

以前，陈旻每天 5 点多钟醒来，都能听

到小鸟的叫声，但现在外面一片死寂，连蝉

也不叫了。她坚持每天 3 次出门遛狗，到后

面，狗也不愿意出门了，“脚丫子不敢着地，

走着走着就跳起来。”

每天晚上 8 点，陈旻给小区的十几只

流浪猫送猫粮和水。由于天气炎热，猫没有

胃口，趴在地上，一只平时野性十足的猫此

时见了人也不动弹，还有小猫跳到她家二

楼喵喵叫，“想让我开门。”

重 庆 歌 乐 山 上 ，800 多 条 狗 也 在 忍 受

着高温，它们吐着长长的舌头，呼哧喘气，

为了凉快去水沟里躺着。

这是 76 岁老人黄素兰的流浪动物收

养基地。救助动物 20 多年，她第一次见识

这样的高温天气。

眼下，这些“毛孩子”怎么熬过酷夏成

了她的心事。她没有钱买空调，只能每天喷

3 次水，为狗降温。

为了给 1 万多只鸡降温，重庆永川区

的一位养殖户每天开着面包车去村民家买

水 ， 一 次 拉 500 斤 ， 一 天 4 次 。 尽 管 如

此 ， 鸡 还 是 热 得 扑 扇 翅 膀 ， 少 量 鸡 被 热

死，这位养殖户不得不将其掩埋，24 小时

观察其它鸡的状况。

8 月 15 日，重庆举行 2022 年全市高温

抗旱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称，7 月 15 日开

始的高温已导致 33 个区县、585 个乡镇（街

道）、88.1 万人受灾，因旱需生活救助 30 万

人，其中饮水困难人口达到 26.9 万人；8 个

区县 66 条河流断流，10 个区县 25 座水库

干涸；26 个区县水利工程蓄水量低于 70%。

8 月 22 日，重庆江津区的一位村民告

诉记者，村里的自来水停了三四天，只能烧

井水饮用。这位村民种植了几十亩花椒，一

个月没有下雨，花椒树干死大片，尚存活的

花椒树枝芽长得也很短，他估计，今年自家

的花椒可能减产三分之一。

8 月 22 日凌晨，四川南仪陇县的村民

赖燕玲因为停电被热醒。这几天，村里天天

停电，每次最短停四五个小时，赖燕玲睡不

着，去地里帮着公婆收稻谷。

赖燕玲说，白天太热，公公婆婆每天凌

晨 3 点拿着镰刀，去地里收割一千多斤稻

谷，一直收到早上 8 点。夜里看不清，他们

就在脑门上绑一个照明灯。

地里到处都是飞虫、蚊子，有的会往眼

睛里钻，一家人穿着长袖、长裤、袜子，还是

全身痒痒，汗水往眼睛里流。

他们期待一场大雨，但雨迟迟未来。

眼下，人们只能等待。根据重庆市气象

台发布预报，8 月 20 日至 25 日，重庆大部

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 38～42 摄氏度，26 日

后，由于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，重庆旷日持

久的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和，40 摄氏度以

上的高温范围会明显减小。

8 月 19 日，国家防总办公室、应急管理

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中

央防汛抗旱物资，向重庆调运 130 台（套）

汽 油 发 电 机 、100 台（套）柴 油 发 电 机 组 、

170 台（套）抽水泵、60 台（套）喷灌机组等

价值 1167 万元的中央抗旱装备。

8 月 22 日 晚 上 ， 王 贝 贝 去 楼 下 超 市

抢 了 几 块 雪 糕 ， 还 没 走 到 家 ， 雪 糕 已 经

化了。 （文中王贝贝为化名）

重庆高温：有的玻璃裂成“马赛克”农民深夜挑灯打谷

高温下的重庆“棒棒”。 周晓伍/摄

牧民卸草料。 受访者供图


